             第十七章   我和相似形

 很早，我就认真读了日本人木村久一著的《早期教育与天才》这本书，她是一位母亲。书上说：“天才的遗传比肉体的特征遗传要少得多”；“对子女的教育必须同孩子的智力曙光同时开始……这样做的结果，一般的孩子都能成为不平凡的天才，”“讲故事不仅能使儿童扩展知识，同时，也丰富语汇。”木村久一还强调：“教育开始得越晚，儿童能力的实现就越少，这就是儿童可能能力的递减法则。”

我永远记得一中教室黑板正上方那句名言：天才在于勤奋，聪明在于积累。

我要为欣儿变得勤奋而自己首先勤奋。我不能指望她一定成为天才，但她一定不要成为蠢材甚至废料。

柳其畅认为：小孩子只需要吃米汤吃米饭就能长壮，诸如讲究营养之类的说法，完全是无稽之谈，至于早期教育那更是荒谬。他说早期教育是兴（搞）的烂章法，讲故事是养的坏习惯。欣儿请爸爸教她认字，他说你各人去耍。他对欣儿说：“你是爸爸的乖幺儿，要帮爸爸做事，不要喊爸爸给你讲故事。”欣儿用扫把在地上抓了几下痒，认为这就是帮爸爸做了事，而且真的从此不扭爸爸讲故事。

欣儿的早期教育责无旁贷落到我一个人身上。

为了让欣儿学写字，我教她先学拿笔，她在纸上乱涂鸦，医生说两岁的孩子注意力只能集中十来分钟，她竟有兴趣画了超过半小时，别人不吃惊，我当妈的吃惊不已。不久，我开始教欣儿写阿拉伯数字。1和10比较容易，稍难的我分几步走。2字，我写好上半部，她填下面的一横，然后我写下面那横，她填上半截，最后让她把整个2字写出来，3、4、5也这样教，很快1到10，10到100全部会读会写了。我给她打95分，她自己在旁边写个100，下面画两杠。

我把皮鞋盒子剪成小方块，父亲漂亮的毛笔字派了用场，他按要求为欣儿写方块字。我觉得对孩子，单个字太抽象，不如教简单的句子。针对欣儿讲“这个米汤好重呀”，“这片树叶好年轻”，我注意使用准确的字词。我写：“花儿红”，“草儿绿”，“高山上有树”，“太阳升起来”，“下雨了”……她理解短句的意思，一个一个单字很快会认了，还能排出这些短句，短句多了，她能调遣单字块排出新句子，多教几个生字，又可以多排出新句子，像变魔术不断变出新东西，欣儿学习兴趣高涨。每次我去严妈家，她就兴高采烈地搬出装字块的盒子，单个地认，再一句一句摆给我看。她宽阔的前额充溢着智慧，眼睛里闪出清澈的光辉，小手指头在字块间舞来舞去，可爱极了。

“妈妈，我会画画了，小毛叔叔教我的。”这边是太阳，那边是月亮，中间是星星（三角形），下面站着个小孩，手脚像四把蒲扇。她在小人脸上打了几个麻点：“她哭了，她想妈妈。” 

柳其畅戴深色方框眼镜，小欣儿凡是在报纸画报上看见戴这种眼镜的人，都指着他拍着小手喊爸爸。严妈家里的人开玩笑：“你给妈妈找这么多爸爸，她忙不忙得赢哦。”一次去严妈家看欣儿，她木木地望我一眼，伏在床上哭起来，我烫了头发变了样，她以为原来的妈妈不见了。

每一次去了，我都不想走，每一次走了，马上又思念起她来。我多么希望放下生活中繁杂的一切，只同她在一起。同她在一起，我才有活着的感觉。

     我们赞赏德才兼备，假如德与才无法兼备呢？我看德比才重要，有才无德往往很可怕。

     在严妈家里，他们一家三口都很宠爱柳欣，欣兒皮膚有點黑，他們叫她黑妹。夏天吃西瓜，把最大的给黑妹，他们自己吃小的。被我发现了，我请严妈不要这样做，给她吃最小的，哪怕吃的块数比别人多，也要让她记住大人吃大，小孩吃小的道理。后来，每次吃西瓜，欣儿都说严爷爷吃大，严婆婆吃大，毛毛叔叔吃大，小妹妹吃小。每次，我买了水果什么的，除了训练她识别大小，也要她懂孝道。买了一串鲜桂圆，让她先分辩出大小，妈妈吃大的，妹妹吃小的，妈妈吃大的，妹妹吃小的……我是狠着心吃大的，按照心意，我愿意吃小的，欣儿吃大的，我愿意不吃，全给欣儿吃。

有一次，我过犹不及。

永世难忘的是欣儿两岁半的那个“六一”儿童节。那天，我请了半天假，去严妈处把欣儿接到解放碑玩。解放碑地区不通车，四条大道全部开放，到处都是孩子，人山人海，绝大多数都比欣儿大。我无法像有的父亲那样把孩子捞在肩上看表演，也无法挤进大众游艺园游玩，只得牵着兴奋极了的欣儿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湊熱鬧。

走累了，就在大马路中间休息。我弯下腰，递给欣儿一个纸包，里面是头晚我为欣儿剥的几粒核桃。她选了一块大的递进我嘴里：“大的妈妈吃。”她说。吃到最后只剩下一块了，我认为这是教育她的关键时刻。我问：“最后这块哪个吃？”问了几遍，她涨红着脸就是不肯回答。她越不回答，我越要她回答。我希望她说最后一块妈妈吃，然后我再说欣儿真乖，妈妈不吃给妹妹吃。但是，欣儿死活不开口，她既不愿意说最后一块妈妈吃，也不敢说最后一块妹妹吃。我生气了，抓过核桃放进嘴里吞下肚里。

马上，我听见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声爆炸出来，欣儿仰起脸，张开嘴朝天大哭，抖着的手上捏着那张包核桃的纸片，眼泪大滴大滴倾泄而下。她伤心得要命，她的心给妈妈吃进了肚里，天下有第二个这样的母亲如此对待她的女儿？

哭声像尖刀插进我的心里，我后悔极了，真希望能把吃下去的核桃挖出来。

这是什么母亲啊。她当然不是为了吃这么一小块核桃，她是想给孩子灌输一种思想——我们那个得了病的时代，人们無休無止地灌输和被灌輸这样那样的思想，于是，我们也不惜代价要给自己的下一代灌输什么什么思想，诸如古代二十四孝里什么为父亲冬天把被窝睡暖，夏天把席子煽凉，什么把腿上的肉割下来炒熟给病重的母亲解饞等等。反过来看，孩子要求父母这样做了吗，父母自己这样为孩子做了吗？什么割腿上的肉下来炒等等神话！再者，你齐家贞的父母这样要求过你吗？你齐家贞对你的父母做到上面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了吗？四十岁的你尚且做不到，怎么能要求一个两岁零三个月的孩子？

  你伤了一颗稚嫩单纯的心，算了吧，你这个妈！就像石板坡看守所关的那名囚徒唱的：“共产党，我的妈，我的咯妈（青蛙）！毛泽东，我的娘，我的后娘！”简直是以母亲的名义欺凌弱小，走火入魔了！齐家贞，你太过分，太过分了。我立即跪下来，抱住还在痛哭的欣儿，心如刀绞。

 我马上给她买了一个大冰淇淋，可怜的欣儿破涕为笑，后来还吃了个“颐之时”的大包，她似乎一切恢复正常。但是这个哭声却永远刻在我的心上。

 有人说“毫无人道的理智，必然导致人性的完全丧失”。人性的完全丧失，是的，这是在说我。

 人，不是每件事都终生忏悔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是的。

    欣儿满三岁之前，已经离开严妈家，过去，严妈的带费老柳出二十元，我出十元并负责欣儿的牛奶白糖水果衣物玩具医药等，曾经记过四个月帐，平均每月我为欣儿的杂用开支十三元，加上十元带费，我其实比柳其畅花得多。从八三年一月十五日起，柳其畅停止付钱给严妈，说是他欠了很多债，又在上班处挨了打没报到药费，拿不出钱。我暗中高兴他挨了打，觉得帮我出了气，只是欣儿吃苦了，我一个人付不起严婆婆的带费，只得把欣儿搬到长仪厂我好友文国英家里，就是稀饭煮好了叫我去吃的那位。文婆婆家楼下是街道办的简易幼儿园，条件很差但收费低廉，我负担得起。文师傅早送晚接，我下班后去看她。                
后来，三岁的欣儿进了交通局幼儿园，这个与交通局完全不搭界的孩子进了机关幼儿园，有点像小鸡钻进了凤凰窝，非比寻常，这是李方健的母亲出大代价换来的，她对我像自己的亲生女儿。

 去交通局幼儿园时，欣儿已经认识不少字了。

     幼儿园在一个高坡上，许多孩子撒娇，不肯自己走上去，要父母背或者抱。我告诉欣儿，妈妈很累抱不动你，自己上去吧，妈妈在下面看着你。这个矮墩墩的小女孩从来是自己乖乖爬石梯的，爬到一半总不忘记回过头来喊道：“妈妈，早点来接我。”为了鼓励她多认字，虽是全托，只要她头晚认记新字十三个，第二天就有资格回家。为此，欣儿认字很卖力，记住它们也不难。

     别的孩子很早就教会了早上醒来自己去痰盂里撒尿，可欣儿没有，直到离开严妈家，直到离开文国英家，三岁的欣儿早晨第一泡尿都有人把。幼儿园没人把尿，欣儿只好蹲在床上拉，一连几个早上。我去接她，小朋友们一拥而上告状，“柳欣又流尿了”，“流尿狗，羞羞羞”。走廊栏栅上晾着好几床棉絮，兴许都是欣儿的成果。欣儿涨红着脸装着没听见，她目视前方从容地朝我走来，我牵着她在嘘声中离去。对小女儿这种宠辱不惊的风度，我很欣赏。多年以后，我错误百出怪腔怪调的英文引起周围一片哄笑时，我也像英雄一样在哄笑声中撤退，便想起了流尿的小柳欣。

     欣儿在小班穿衣裤叠被盖的比赛中得了第一名，给提前送到中班，又提前到了大班。五岁的她抱着一本“幼儿三百六十五夜”的厚书，在班上当众高声朗读《狮子照哈哈镜》，孩子和老师一起惊得目瞪口呆。

  一次，她把小班一位小朋友撞了，我叫她道歉，她就是不肯，再三追问，她红着脸辩白：“他那么小，我说了对不起，他又说不來没关系。” “妈妈，老师选石燕当报幕员，我恨了她一眼。”“为啥？”“我太想当报幕员了。妈妈，我恨她对不对？” 

小柳欣是上天怜悯我赐予我的补偿，用她对我的深情来补偿她父亲欠我的情意。“妈妈，你过马路一定要先看两边有没得车子哟。”“妈妈，你不要扑到睡，老师说要得心脏病。”“妈妈，你不要老，不要死，好不好。” “妈妈，这是你的围腰（胸罩）呀？”“妈妈，你的果果里有没得牛奶？”“妈妈，你看这个火好好看哟，飘来飘去，像金鱼的尾巴。”“妈妈，你看天上掉下来好多乒乓球哟，红的黄的啥子颜色都有。明天早上我们拿个大箩筐去捡嘛。”她说的是国庆节放烟火。我有个小知心人了。

在柳家，欣儿最热爱和平。只要我同她父亲吵架，她马上不开心：“看嘛，又开始了。”有时候仅仅是说话声音大了点，她就会紧张地问：“妈妈，是不是你们在吵架。”举着小手朝父亲说：“不准你噘（骂）妈妈。”某夜，我与柳其畅大吵，越吵越凶，已经抱着洋娃娃睡觉的柳欣，突然爬起来，用手捂住我的嘴，不准我开口。我掀开她的手，大声还击老柳，欣儿涨红着脸使劲打使劲打洋娃娃出气，然后拿起玩具笛子狠命地吹，笛声压倒了我俩的吵声。

只要我同柳其畅相安无事，这个家里，柳欣活得最开心。她坐下来教妈妈用纸折飞鸟折青蛙，边折边念：“角对角，边对边……”有时和妈妈一起做小白兔手牵手的纸剪，一面剪一面说：“鸡有血，鸭有血，我有血，小白兔没得血。” 

    八四年进电大，写作课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，《生活啊，多么美好！》这可把我难住了，我搜索枯肠，四十多年生命里找不出什么好事值得歌颂，用我经历过并且正在经历着的灾难写一篇《生活啊，你多灾多难》还差不多。同学们都交了，我有点想赖帐，突然，想到了欣儿，难道这还不够美好？

 我提笔疾书——

 由于生命的春天来得很晚，我是一朵遲開放遲結果的花——如果可以被比喻成花的话。

 我希望有一个女儿。我真的有了一个女儿，我多么快乐，三十九岁做了母亲。但在心理上，我充满疑虑，难道，我真的做母亲了？

 是的，是的，你是母亲了。你过马路的时候要加倍小心，别让汽车辗着，因为你是女儿忠贞不二的保护神；你买鸡蛋的时候，要到农民市场，悉心挑选最大最新鲜的，因为这是你女儿健康成长的保障；你要把苍蝇当成你的头号敌人，无论何时何地一经发现立即消灭，因为它即使繞过十万八千里也会飞到你女儿的奶瓶附近；你要……

 一岁了，望着高高飘起的气球，女儿竟然用左手右手交替地把线往下拽，再一把抓住它。我的孩子多聪明。

两岁了，它极有兴致地在纸上涂画，这不分明有阿拉伯数字混在里面。我的孩子是天才。

三岁了，作为一个独立人，她有了头脑和意志，要走向社会——她要入托了。

   我弯下腰，盯着孩子的眼睛：“欣欣，你吃药哭吗？”“不哭，我不怕苦。”“你打针哭吗？”“不哭， 我不怕痛。”“现在进幼儿园，先要检查身体，抽你的血化验，你哭不哭？”“不哭，我勇敢。”“真的？”“我说话算话。”孩子答得很干脆。我痛恨言而无信，我对她反复强调说话要算话。

轮到柳欣抽血了。护士让我把她的头从一尺见方的窗口平放进去，然后她用两个手指在欣兒颈静脉处触摸：“喂，你哭吧，哭了才找得到血管。”欣儿好象没有听见。“喂，你啷个不哭？不哭找不到血管！”还是没有声响。“这个娃儿才扯耶，我要杀你，你还不哭？”欣儿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，依然保持沉默。无奈，护士只好用碘酒在她颈部涂了一圈，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想，时间没到，她会哭的，到底只有三岁呀。

粗大的针头扎进肉里去了，没有回血，护士把针头退出来换个方向扎进去，退出来换个方向再扎进去……欣儿还是纹丝不动。可那反复地在她肉里戳来戳去的针头，针针戳在我的心上，我的心发痛，我的头昏眩，二月份大冷天，我周身吣出毛毛汗。想不到今天抽血要求孩子哭！哎，我预先的工作做反了。是妈妈不好，妈妈让你受苦了。

 血终于抽好了，欣儿用微笑的眼睛对我说，妈妈，我说话算话了。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流，把嘴紧紧贴在女儿的面颊上，孩子啊，你在人生的道路上起步了。妈妈为你自豪。

 ——上面只是节选。想不到这篇普通的散文受到普遍的赞扬，同学说这是生活的厚积薄发，老师评語：“像你这样感情丰富的女人，早就应该做妈妈了。你是幸福的，你女儿是幸福的。生活啊，多么美好！”

 至此为止，我生命中唯一的快乐就是我的“相似形”。

 我自己很不讲究穿着，一来是穷，二来是习惯，穿好了好看一点，我反而不自在，倒是穿得像叫花子，连小偷都怕我会偷他们，我反倒感觉舒坦。女儿长得很可爱，大黑眼睛水汪汪的，圆脸蛋红润润的发亮，笑起来有点甜，有一股女孩子的娇媚，性格也很温顺，这一点，令我很满意。对女儿，我要她漂亮，我要她穿得光鮮。

 自从有了她，我愿意花些时间去商店游逛，观察研究童装式样，买几尺价格便宜图案富丽的布料，自己设计剪裁，缝制出商店里没有卖的与众不同的女儿装，我要我的女儿从里到外都超群出众，穿的衣服不光是时髦，而且闪烁着智慧。我一直都在忙累，也一直都在穷困，所以女儿不能套套都是好衣服，破旧的也不少。故而，欣儿有时穿得像高贵的公主，通常穿得很平常。

 我没有许多钱，我还是要为她买玩具，每种玩具既要好玩好看又要启发智力，当然，还要便宜。我给她买中国省市自治区拼图，她一面拼一面念它们的名字，很快就知道哪个省在哪里，哪个自治区在何方了。我给她买动物六面图积木，她自己想出好主意，抓住每双眼睛，再以眼睛为中心扩展开去，拼图的速度快得惊人。我给她买洋娃娃，她像小母亲小老师对洋娃娃施展温情，教她饭前先洗手，过马路走横道线。我把陪伴我们童年成长的故事书介绍给女儿：白雪公主，灰姑娘，青蛙王子，睡美人……加上这里那里看的电视电影，于是，就有了母女如下的交流：

妈妈，你和爸爸结婚没得？结了。那爸爸是国王，你是皇后了哟？是的。那你是不是狠心的皇后，要毒死白雪公主？

 妈妈，啷个《骑在马背上的幽灵》电影里那个人这么丑耶？不晓得，有的人天生好看，有的人天生丑，就像妈妈长得丑一样。妈妈不丑，妈妈不丑，妈妈不胖也不瘦，长得像灰姑娘一样。非逼着我承认像灰姑娘一样好看，否则蹲在地上不走路。

也又一些大人很難回答的問題。媽媽，啥仔叫重要？無言以答。是不是在字下面劃杠杠呀？媽媽，這麼多人，是從哪里來的？是從房子里走出來的。我曉得，我問你，他們是哪里……是從猴子變來的。你是猴子變的呀，我也是猴子變的呀？

 我给她买许多连环画小人书，《西游记》、《木偶奇遇记》、《青蛙王子》……欣儿五岁生日的礼物是连环画《海伦٠凯勒》—— 一个聋哑女孩成为世界闻名作家、教育家的故事。特别是我狠心花大钱为她预订的世界名著连环画儿童版，中国是第一次发行，精致的图画优美的故事把欣儿深深吸引，世界名著使小女儿大开眼界。

母女俩谈话的内容从《白雪公主》，经过幼儿文化长廊走到《悲惨世界》……妈妈，啷个冉阿让要偷别个的面包？妈妈，珂赛特没得洋娃娃耍呀？ 

一个晚上，我安排欣儿睡了，自己忙着复习功课，传过来她自言自语的声音，以为她在给洋娃娃上课，没理会。过了一阵，听见她在哭，哭得挺伤心。进里屋，发现新被盖被她眼泪浸湿了一大滩，浅藍色变成了深藍色。我很吃惊：“你在做啥子？”“妈妈，”她举起小手说，“你不要管我，我在编故事，你去看你的书吧。”我问：“啥子故事？讲给我听。”她不肯，一个劲催我走。最后，我们约定，等她的故事编完了再告诉我：“我帮你记下来，再念给你听，好不好？”她高兴了，好。

  “我是个公主，王子很爱我。后来，王子对我不好了，他爱上了另外一个公主，那个公主是个假公主，是坏人。我很着急，把假公主的事对王子说了，他不相信。我很伤心，一个人走到海边跳水自杀。王子赶来把我救了，他把我抱在手里，对我说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说不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你，永远不回来了。后来，我走了很多很多路，找到了唐僧，我要求他收我当徒弟，一起去西天取经。唐僧说不行，我已经有三个徒弟了，孙悟空、沙和尚、猪八戒。我说，唐僧，你要我，不要猪八戒嘛，他一点都不讲卫生。”她独自编故事编了近一个半小时，等到讲给我听，缩了大半水。两岁时她讲故事什么狼啊象的只有单字，现在讲的虽然有点七拉八扯，倒也初具规模，有点匠心独运了。

 无论周末假期或者平时晚上，只要欣儿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满怀喜悦地端出大纸箱，里面的书和玩具够她忙数个小时，一点不打扰我。有时候，晚上我得去夜校听课，她一个人在家，什么时候吃水果，什么时候撒尿上床，她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“记住，任何人来都不要开门。”我临走叮嘱她。结果小舅舅来，她也不开门。有一次她睡觉，我留了个条子：“欣儿，妈妈和三舅妈看电影去了，你起了床自己耍，我们很快回来。”纸条上压了个小苹果，这是我俩第一次文字交流，她大致能读懂，五岁。

我总爱抽点时间给她讲故事，常常一面编一面讲，讲完忘完。如果碰上她当天不乖，比如去三舅舅家和邻居小朋友吵架，被我們批評后她发脾气，把切成片的广柑放到茶杯里，手伸进去乱捏乱挤……我就讲她的故事，把名字改成柳精。讲完了，欣儿认真地说：“柳精跟到我学。”

 母女俩一起照镜子，我说我认为我比你好看，她说我认为我比你好看，我说你比我黑是煤炭公主，她说我比你白是白雪公主。她说你原来像我现在不像我了。我问为什么。她说你原来的脸像我一样红，现在不红了。坐在车上，她拼命亲我，亲了左边亲右边：“妈妈，我好喜欢你呀！”“莫在外头亲，回到家里再亲。”“家里好黑哦。”

 最有趣的是有一次她要同我换名字：“华华，中中，光光都姓齐，我啷个姓柳啊。柳要流汗（柳与流同音）。我要姓齐，我们两个换个名字嘛，你叫柳欣，我叫齐家贞。”我说好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叫齐家贞，我叫柳欣，你是我的妈妈，我是你的女儿了。她只想换名字，没想过要换身份，所以当我喊“妈妈，妈妈，我肚子饿了，要吃饭”时，欣儿一时间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。她把玩具端出来，用小茶壶倒了点水在杯子里让我喝。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渴，不要喝水。我饿，我要吃饭。”相信这几声妈妈把她叫得心乱如麻，她急忙往四周望去，脸上现出孩子们永远不可能有的焦虑与痛苦。终于，她承受不了当妈妈的重担，哭出声来：“妈妈，我不要当妈妈。”我一把搂住还在哭的她，笑得止不住，心疼地说：“柳欣，这是假假的，不是真真的呀。”

     終生难忘的是母女俩雨中行的一幕。

  八二年元旦假期，假期就是我打游击之期，我带着欣儿去白象街呆几天，就是兴国提前强占继而分配给他的那间通用厂的房子，平时由父亲和安邦住。

半路上，突然变天，欣儿通常都是自己走路，急风骤雨令她站立不稳，我把她背在背上，打开折叠伞，叫欣儿帮忙撑住。我说：“柳欣，你把伞拿稳，莫让雨把我们打湿了。”她在风雨中用双手努力撑着伞，我艰难地在逆风中移步。突然，雨伞栽下来盖住了我的头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。“柳欣，你要把伞拿直，我看不到路了。”我把腰弯得很低，一只手把她托住，另一只手把伞拨正，我知道在如此恶劣的气候下，别说是个不满两岁的孩子，就是我这个大人，伞也会在手上倒过来偏过去。

雨太大了，雨水从伞尖沿着伞柄漏下来，欣儿一双小手上满是铁锈水，滑叽叽的。只见她一脸紧张，拼命要把伞拿直，风实在太野，雨伞数次盖住我的头使我寸步难行，又数次调整好，再多移几步。欣儿一定是没有气力了，伞给风从她手里刮跑了，翻了几个跟斗暂停在马路中间。我放下欣儿，急着去追雨伞，伞追了回来，欣儿却被风刮倒在地上，打着滚爬不起来。我赶紧把她背起来，干脆把伞收了，任凭疾风暴雨冲打。欣儿双手紧紧挽住我的脖子，头睡在我肩上，一声不出，一种孩子对母亲的信赖。雨水从我们的头顶冲下来，灌进衣领，順着身體往下流，灌进鞋子，再扑哧扑哧从鞋头挤出去。

 母女俩成了落汤鸡，冷得嘴唇发紫，不停地颤抖。

 我觉得我把欣儿带到这个世上让她和我一起受罪，我这只大红狗拖着个小红狗没处搁放，连个遮风避雨之地也无法提供，心里好酸痛，忍不住泪直流。风大雨疾，路上几乎无人，我乘机悶聲痛哭。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小瀑布似地从脸上往下泻，我得不断腾出手来把眼前的水幕刮开，辨认路。背在背上，差两个月满两岁的欣儿一脸惶恐，自始至终没有哭闹，没有吭声，她被无情的大自然吓坏了，第一次经历着人与自然的搏斗，顽强地与妈妈配合。

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并不孤独，我有我的相似形，不只是我在承担她，她也在承担着我，不只是我在滋养她，她也在滋养着我。不是嗎？如果沒有她，我的生活將永遠殘缺，我能不能像现在这麽顽强呢？

大红狗小红狗风雨同舟，大红狗小红狗甘苦与共，活得固然凄苦，但，希望在前头。

不久，我在日记里发誓：我不相信齐家贞永远过这种破败的日子，一无所有（没有住处，连箱子都没有一个）。我要咬紧牙关挺下去，奋斗十年，彻底改变面貌。为了小红狗，为了大红狗。        

十年后，我真的实现了誓言——换了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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